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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平顶山晚报》是1994年 1
月创刊的。她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有国
家大事、本市新闻，副刊上还有许多高质量的
文学作品，因为她更贴近生活，感觉那墨香格
外亲切。我读过之后就爱不释手了。

那些年，单位订阅的《平顶山晚报》几乎每
天都被我第一个拿到，我每版必看，每篇必读，
遇到特别喜欢的文章，就一字一句摘抄下来，
仔细品味，每年都要抄上厚厚三大本。

后来，单位人员增多，报纸越来越难“抢”
到，我就自费订阅了一份《平顶山晚报》，再也
不用担心哪天的晚报看不到了。可是，有一段
时间，邮递员放在我家大门外的晚报多次被一
个拾破烂的老太太顺走。自己视若珍宝的东
西竟被人当作废品，我怒火中烧，飞快买回一
个报箱，外加一把铁锁，把它牢牢钉在墙上，然
后发个朋友圈：“报纸于我，精神食粮。在你眼
里，废纸几张。屡次来拿，把我心伤。无奈之
下，安个报箱！”很快，有微友评论：“你爱报纸，
犹如生命。我劝盗贼，切莫再动！”“古有凿壁
偷光，今有朝霞锁箱，方式大有不同，皆为精神
食粮！”……

看到我如此爱晚报，朋友半开玩笑地问：
“你这么钟情晚报，天天又是读又是抄，是想当
编辑还是想成作家？”我回答：“晚报上的文章
特别好，只是喜欢而已！”然而，她的问话无意
中唤醒了我深埋心中的文学梦，我开始幻想自
己的文章有朝一日也能登在《平顶山晚报》上。

于是，我更加用心地阅读、学习，蘸着感情
和心血写稿，不厌其烦地投稿。多少次杳无音
信，多少次石沉大海，都没有让我气馁。终于，
2010年 5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的文章
《人生就像一场牌局》变成了铅字，刊登在《平
顶山晚报》副刊上。从此，我写作的热情更加
高涨。

2018年4月27日，我费尽周折寻找多年未
果的一个同窗好友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那一
刻，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我问她是怎么找到
我的，她回答：“因为我爱看《平顶山晚报》！”原
来，她多次在晚报上看到我的文章，打过晚报
热线电话，没有得到我的手机号码，终于看到
一篇短文中显示有我的工作单位，她就开着导
航找来了。做梦都没有想到，晚报不但放飞着
我的文学梦，还为我们朋友相聚搭建了桥梁。

去年，由于住所变更，我没能订上2023年
的《平顶山晚报》，但我关注有晚报的公众号，
在手机上可以随时翻阅晚报电子版。说来也
许会有人不信，每天晚上，一觉醒来，只要发现
过了零时，我就会立即点开《平顶山晚报》电子
版，浏览新一天的内容。

是《平顶山晚报》让我心中有了灵动的思
想，笔下有了飞扬的文字。这些年，承蒙多位
编辑老师的关爱，特别是董佳理、徐明卉和朱
碧琼三位老师的鼓励和指导，我在晚报上发表
散文五十多篇。虽然几十年的作家梦没有实
现，但自己的文字能时不时在晚报上发表，也
深感自豪！

闻着报纸的墨香，收获着人生的感动，我
和《平顶山晚报》整整相守了30年！

真情相守三十年

我与《平顶山晚报》的结缘，是从2007
年5月实习时候开始的。

第一次接触《平顶山晚报》，是在2006
年3月的一节新闻采编学课上。那时我在
一所高校读新闻学专业，老师讲课时拿出
一份《平顶山晚报》评析一篇新闻稿，说稿
件标题新颖，写得有深度。当时我觉得晚
报的记者们个个都是“神笔马良”，是我学
习的榜样。从那时起，我每天出宿舍的第
一件事就是到楼下报亭买一份《平顶山晚
报》拜读。

去《平顶山晚报》实习，也是机缘。一
天，一位在晚报实习的同学告诉我，你文
字功底好，咋不去《平顶山晚报》实习？我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跟着他去了总编室。
当时的晚报总编郭总编了解了一下我的
情况，打了个电话让我去社会新闻中心去
实习。就这样，我成了晚报的一名实习
生，带我的记者是牛瑛瑛老师。刚去那几
天，我做的最多的就是读晚报，记下读稿
心得，初步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处处留
心皆新闻，我跟着牛老师用心观察，认真
捕捉，精心采访，接连发表了一些署名在
前的“豆腐块”稿件。牛老师鼓励我，再锻
炼一段时间，她就可以推荐我独立写稿，
到时候可以聘为报社的特约通讯员。结
果，那年 10月份，我被郑州大学新闻学本
科脱产班录取。为了以后更好地发展，我
选择了去读书。就这样，我离开了相伴半
载的《平顶山晚报》。

到了学校，摸不到散发着墨香味的
《平顶山晚报》了，我依然每天看晚报的电
子报。新闻稿不能投了，副刊还可以，我
开始尝试着在大河论坛《鹰城副刊》上发
帖子。一篇文章写了读，读了又改，才点
击发贴。2008年6月，《麦收时节》在晚报
副刊版面发表，我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言语
表达。

再后来，因为忙于论文和工作，与晚
报的关系疏远了。2012年夏，我在新疆工
作，闲暇时和报社的朋友聊天，她说，几年
了也没你的消息，也不见你写东西了。她
的话点醒了我，于是工作之余，我又开始
写作。此后，我的稿件《父母的高考》《相
信自己，你能行》《致我们终将毕业的大
学》等6篇稿件在《平顶山晚报》上发表。

多年来坚持不懈地阅读、学习和写
作，《平顶山晚报》已经走进我心里，留下
深刻烙印。一些朋友经常打趣：“你看看
现在还有几个人看报纸？手机上推送的
新闻都看不完，你还看外地的报纸。”我
郑重回答：“各有所好吧，我喜欢看《平顶
山晚报》，它是我的良师益友，更是我写
作的引路人，我要一直坚持读下去、写下
去。”

白居易有句诗“人各有一癖，我癖在
章句”。如今，读报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生
命中的一部分。与《平顶山晚报》相处半
载，它已经成为我一生的挚友、良师。

半载相处 余生相守

河南叶县人，叶县教体局教育技术
装备站干部，市作家协会会员，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百余篇。

河南鲁山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会员，河
南省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散文
选刊》《北京青年报》《河南日报》等。

平顶山学院教师，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长篇推理小说《老宅之谜》《校园
疑踪》作者，电影《耳畔的风》《极速弯道》
编剧。

供职于舞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平顶山市作协会员，文章散见于《平顶
山晚报》、河南思客、印象舞钢等。

河南洛阳人，喜欢写作。作品散见
于《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平顶山晚报》
等。

河南周口人，文学爱好者。曾在
《平顶山晚报》《周口日报》《周口晚报》
《天中晚报》等十几家报刊发表文章。

作者：董朝霞

从小喜欢文学，仰望作家，但从来没想
到今生和写作结缘，成为别人眼中的“作
家”，直到遇见《平顶山晚报》。

2001年以后，随着电脑的普及、互联网
的发展，开博客成了时尚。在同事的帮助
下，先在网易开了博客，把每天工作生活的
点点滴滴凝成文字，发出来。有几个同事
是写作达人，清秀练达的文字常吸引我驻
足他们的博客，品读学习，看到他们在《平
顶山晚报》等纸媒发表文章时好生羡慕。
有一天，忍不住来到同事的办公室，请教如
何投稿。她毫不保留地给我讲了什么样的
文章适合晚报，什么样的文章适合杂志，并
鼓励我：“姐姐的文字很适合投晚报，你先
试试《平顶山晚报》吧。”

当时晚报在大河网《鹰城副刊》选稿，
我试着在论坛上贴了第一篇文章《娘渴望
的幸福好简单》。文章贴在论坛上3天还没
有飘红，我心中有些失望，正当我们探讨
时，看到论坛上我的文章被飘红了，简直不
敢相信这是真的，我的文字也会变成铅
字！第二天收到样报，《娘渴望的幸福好简
单》刊发在版面头题，才觉得这是真的。我
找到一份这天的晚报收藏至今。

首次发表文章给了我自信，激发了我
的写作兴趣。空闲时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
一篇散文，我曾创下一周在晚报发表三篇
文章的纪录。

非常感激晚报给予我们文友的平台，
感谢董佳理等编辑老师在幕后为我们做
嫁衣，使我的文字开了花。我的文字不优
美，且字数多，为何会选用我的文章？这
始终是我心里的一个疑问。那年文友和
编辑老师联谊交流庆新年，我终于见到了
董佳理老师和《郑州晚报》的陈泽来老师，
还有很多文友。我问董老师，董老师说我
的文字朴实、主题好，报纸正需要这些。
董老师的话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和写作自
信。

2012年，最美学警李博亚的事迹经《平
顶山日报》《平顶山晚报》报道后，在文友中
引起强烈反响，有关李博亚的文章铺天盖
地而来。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必须为李
博亚写点什么，歌颂他的事迹，又能对年轻
人起到教育作用。想到了歌曲传播快，年
轻人和学生容易接受，就创作了歌曲《大写
青春》，很快在网络上传播，公安部拍摄《最
美学警李博亚英雄事迹》宣传片时采访了
我，《大写青春》作为该片的主题曲在全国
各大高校播放。从此，我就多了个词作的
标签。

随着我作词的歌曲传向大江南北，登
上央视，上了美国华人春晚，有了些知名
度，被动写作歌词多了，写散文就少了。写
作是相通的，有了那些年写散文的经验，写
起歌词来也顺手许多。有人说我是作家，
我不以为然，我说我是无心插柳柳成荫，而
《平顶山晚报》是扶我走向写作路、帮我插
柳的贵人，现在是，永远都是。

遇见《平顶山晚报》

现在是一个读书难的时代，有人归结原因
有二：一是外界诱惑太多，短视频铺天盖地，小
八卦层出不穷；二是个人不自律，你读或者不
读，经典就在那里。但是许多人都选择对经典
膜拜一番，然后去和小视频交朋友。所以我怀
念第一次给《平顶山晚报》投稿的日子。

那是快20年前，我端坐在书桌前把稿件用
自己最好的字体抄誊一遍。害怕作品不足以引
起编辑老师的重视，一定要在稿纸上下足功
夫。为了证明咱大学生的身份，必须用印有我
那个211母校全名及LOGO的稿纸。

那时候，报社门口有一个小小的信箱，是用
来收作者稿件的。当然，你也可以买一枚小小
的邮票，把作品投进邮筒，然后你等待的心在这
头，尊敬的编辑老师在那头。我性子急，没有安
全感，怕稿件进了邮箱就被吃掉了，又怕被邮递
员弄丢，更怕每天的投稿信件像纸片一样飞到
报社编辑部，我那无足轻重的作品被湮没了。
第一次投稿，我亲自去的，骑着小自行车，来到
报社门口，郑重问门卫大爷：“师傅，这里是不是
可以投稿，我是来投稿的。”大爷很和善，带着
笑，用亲切的河南话跟我说：“是嘞，放那个信箱
里吧。你是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虽然不知道大爷是怎么判断出来我是个刚
毕业的大学生的，但这句话我记到现在，自认为
是咱身上带了点写文章养出来的“文化味”。

然后，我趴在小区门口报亭蹭了一个多星
期的《平顶山晚报》，愣是没有看到我的文章，那
心情真的是“起起落落落落落……”

第一次投稿的时候，也正在准备公务员考
试，同期进行的还有锻炼身体希望能再长高几
厘米，买个彩票希望跻身富豪行列。那时还没
有高铁，参加完公务员考试的我坐着大巴从郑
州返回平顶山。冷不丁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

“赵晓婕，你是不是给晚报投稿了？”“是呀，咋
了？”我心里隐隐觉得是个好消息。“嘿，发表了，
我在晚报上看到一篇文章署的你的名字，风格
跟你平时说话一个样，没想到真是你！”“那篇文
章叫什么名字？”我焦急地问。毕竟翘首以盼那
么久，这突如其来的泼天幸运是真的吗？万一
有人和我重名怎么办？“叫《蓝》。”不等我思考到
编辑老师还可能帮我修改作品名字这层问题，
朋友已经报出了我投稿文章的名字。“是我的是
我的是我的，你把报纸给我留着啊。”

那一刻，我恨不能冲着司机师傅喊：“麻烦
您看到报亭给我停一下，我的文章发表了，我要
买一份《平顶山晚报》！”

后来我慢慢意识到，与《平顶山晚报》的结
缘就是我人生的一个拐点。公务员当然是没有
考上，但是我发表文章了呀；一米五的身高也扭
转不了了，但我发表文章了呀；彩票当然也没
中，但我发表文章了呀！这一篇千字小文，让我
心里有了一个隐秘而自信的角落，但凡失败失
意失望的时刻，我会想到。也是这份自信，推动
我后来出版了小说，做了编剧，参与了很多图书
项目的撰写。每每收获一个小小的肯定，我都
会想起骑着自行车第一次去投稿的日子。那篇
《蓝》是我梦想实现的起点，所以《平顶山晚报》
于我，伴也，成也。

伴也，成也

我下班回到家中，高兴地对老爸说：
“爸，您看《平顶山晚报》现在有电子版了，
以后随时随地都能看了！”“电子版是什
么？”40后的老爸疑惑又迷茫地问。我拿过
老爸的手机打开百度，搜索平顶山晚报电
子版立马就找到了，我洋洋得意地对老爸
说：“你看从国内外要闻到本市新闻、车市、
天天副刊，全都有啊，和您订的晚报一模一
样！”我点开各个版面，让老爸看，老爸拿来
当天的报纸一一核对，惊奇地说：“还真是
一模一样，没想到报纸还有电子版的！”我
高兴地说：“那咱以后就省了，不用订报纸
了！”老爸一听不乐意了：“省什么省！这电
子版是给你们年轻人看的，我们老年人还
是看报纸，直观又方便！”我想想老爸的话
有道理、很实际，赶紧奉承道：“老爸英明，
不愧是当了一辈子领导干部，思想觉悟高、
说话接地气！”老爸开心地笑了。

自从看到“我与平顶山晚报”征文启
事，我就想起了10年前发生的这一幕，那一
天是2014年9月24日，我至今还保存着10
年前的《平顶山晚报》。

最早认识《平顶山晚报》是在我刚上班
的时候，由于它的精致亲民、时尚活力，让
我一见倾心。如今老爸虽然耳背，但眼却
不花，依旧在读纸质的晚报。这些年中，我
会时不时给副刊投个稿，用之我幸，不用再
投，锲而不舍。若是我的稿子发表了，自然
要回家向老爸炫耀一番，老爸则会把这一
版都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然后自豪地
说：“丫头，你这点最像我了，当年我写的作
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在全班朗读呢！”我当
然知道此时老爸最想听到真诚的恭维，急
忙竖起大拇指夸道：“老爸老有才了！”

晚报陪着我和家人就是这样，从读者、
作者再到读者的演变，重复往返、乐此不
疲。《平顶山晚报》转眼迎来了三十而立的
信息网络时代，这30年来，我和家人共同
经历了晚报的成长和壮大，我们共同见证
了晚报与时代接轨的步伐。这些年中我和
家人除了一日三餐，又多了许多话题，也许
是俄乌战争，也许是购房新政，也许是身边
的某人某事，这些源自晚报的海量信息给
平凡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令人期待的小确
幸，让我和家人分享到了更多的快乐。

雪后的周末，窗外寒风凛冽。家里的
小阳台静谧温暖，长寿花莺莺燕燕地开了
一片，旁边的茉莉低调地陪衬着。我和文
友会丽面对面坐着，一边喝茶一边交流着
最近晚报上的家事国事天下事。阳光暖暖
地洒过来，我拿起杯子接住阳光，轻轻摇
晃，阳光在水里荡着秋千，我说：“会丽，你
看这束光在水里偷笑呢！”

“它在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它在笑我呀，笑我好傻，都啥时候了

还保存着十年前的《平顶山晚报》，人家存
钱我存旧报。”她用手指了指旁边的茉莉慢
吞吞地说：“像它一样，莫离莫弃。”我俩举
杯相视，淡然一笑。

父亲·晚报·我

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敲键盘、写材料，
闲暇，也写个散文什么的。有个文友告诉
我，《平顶山晚报》办得很不错，副刊版面也
多，你可以试试。当时，我并没在意，因为据
我所知，不少报纸不用或者极少用外地稿
件。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我的一位朋友把闺
女送到了俄罗斯，学的却是中文。我觉得这
事儿很有意思，就写成文章寄给了《平顶山
晚报》，也算探探路。

2015年 10月 16日，《平顶山晚报》副刊
版面登出了这篇《老胡的“龙门”》。我多少
有点意外。仔细对照原稿，发现编辑改动不
少。说老实话，这篇文章我是作为探路石写
的，写完之后“冷处理”了几天，待重新审视
后又用朗读软件反复朗读过，节奏音节都是
反复斟酌过的。可看到编辑的改动之处后，
才明白什么叫专业，也真佩服“为他人作嫁
衣”的职业精神。后来，这篇文章被收入
2015年的《洛阳散文年选》。

编辑的负责精神，不仅在字里行间。早
先，稿酬是寄单子的，后来才改成了打银行
卡。那天，编辑发来邮件，让我把银行卡号
发过去，过了几天，编辑说钱打不过去，是不
是卡号发错了？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卡没
在身边，心想自己的卡号怎么能发错呢？就
回复说，要么还是寄单子吧，要么就算了，这
也不是啥大事，下回再说吧。原想这事也就
过去了，没想到，我刚回洛阳没几天，就又接
到编辑发来的邮件，说让我把正确的卡号发
过去。什么叫正确的卡号？难不成真是我
错了？我拿出银行卡一看，少输了一位数，
真是自己弄错了。

早先《平顶山晚报》副刊上的文章只署
名，不显作者籍贯，现在，一眼就能看出作者
来自天南海北。作为一个外地的读者，我看
到了这份报纸的胸怀。现在在手机上看《平
顶山晚报》，更新及时，想看就看，很为人称
道。

我有一个写作群。我每天吃早饭时，边
吃边翻手机，把当天的晚报版面截个图，发到
群里。谁的文章发表了自领。后来，我这份

“工作”竟被人顶替了，我也“下岗”了，他们也
爱上了《平顶山晚报》，主动做起了“报喜鸟”。

《平顶山晚报》办得活泼，接地气，烟火
味十足。“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
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一份地方报纸，让
我们这些外地读者“不知秦汉”，“反认他乡
是故乡”，爱不释手，那是自有她的道理的。

我自认是《平顶山晚报》的老朋友，从
《老胡的“龙门”》到现在，我粗略统计了一
下，散文随笔书评，各种文章发表了几十篇，
不少还配有插图。这对我这个业余作者可
以说是成绩斐然，但我知道，这一篇篇文章，
都是经过编辑老师的精心修改才得以见报
的。我能轻松说出每一位编辑的名字，并能
大致琢磨出他星期几会出现在报纸上，但他
们我一个也不认识。

请接受一个陌生老朋友的致敬：祝《平
顶山晚报》越办越好！

陌生的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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